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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锋

一叶小舟
划开历史的迷雾
一百年披荆斩棘
成就巍巍巨轮
行进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粒种子
冲开思想的疆土
一百年栉风沐雨
成长为参天大树
挺立在奋斗的堤岸

镰刀锤头
辉映红色的土地
一百年朝乾夕惕
领航中华复兴号
屹立世界舞台的中央

歌声 掌声
鲜花 笑容
那是对领航者的致敬
还有内心无尽的诉说
让满天星辰静静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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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规

1937 年，我出生于浙江绍兴。 很小时，母亲便领着我
们五个子女投奔在上海谋生的父亲。 日本投降后，物价
飞涨，民不聊生，我家人多常常吃不饱饭。 更糟糕的是，
我得了脑膜炎，全家人一度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那时，
我读书不好，常挨老师训诫打手板，每日瘪塌塌进教室，
苦戚戚出校门。

1949 年 5 月，平地春雷响，上海解放了，物价也稳定
了，社会秩序得以好转，老师不再打骂学生，我渐渐上进
好学，成绩也上升了。 每当我取得小小佳绩，老师都会表
扬我，而且还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还经常
参加团区委的时事宣讲会，成为一名“党的宣传员”。

学生时代，我每天哼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 ，共产党的恩

情说不完……”去上学 ，学期结束时 ，我将成绩单交给
父亲 ，他高兴地对母亲说：“希园考得好，有希望圆满成
功了”。

初中毕业时，我报考了上海动力学校学发电技术，被
录取后， 当上了炉 108 班的班长， 后来还成为学生会主
席、校团委学生委员。 1956 年 4 月，校党委批准我成为中
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毕业后，我没有选择上海本地的电力
设计院， 而是主动要求到广州见识国外的进口机组、学
习安装。 工程结束时，筹建处主任拉着我说：“书呆子，跟
我到茂名搞苏联高温高压热电厂去。 ”

花了近三年时间 ，我去武汉青山热电厂 、上海吴泾
热电厂培训， 成为发电全过程总指挥值长 （值班工程
师）。 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大型高温高压热电厂很快被迫
停产，我不甘心停产吃闲饭，主动要求调入直属电力部
领导的列车电业局。 那时候的我认为，成为列电“尖兵”，
不怕艰险，随时响应战备、军事和新兴城区开发用电急
需的召唤，做到“拉得动，发得出”，流动在祖国各地战斗
生活是艰苦而光荣的，我愿意献出我的青春年华。

1962 年，以广东茂名列电站为起点，我先来到了黑龙
江最北边的克山列电站。 随后，列电局党组又派我去北京
怀柔高炮团学习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参加北京电力
生产管理培训班。 1965 年，27 岁的我受命调任宁夏青铜
峡列车电站书记、指导员。 重担在身，我只得把刚满周岁
的儿子送到上海母亲那里照顾。 1968 年 8 月的一个深
夜，山洪暴发，停放在峡谷中的电站受山洪冲击，发出紧
急求救信号，我闻声跳起，向妻子交代：“我冒死也要冲
过去，不冲就是逃兵。”冲到现场后，我和同志们加固列
车垫桩， 列车才未被冲进黄河 ， 可我从此落下了腰痛
病。后来，我又调至内蒙古通辽、湖南湘潭等地继续投身
发电“战斗”。

随着全国电网联网，1974 年全国 60 多台列车发电尖
兵队伍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同年，组织上照顾到我的
身体状况和家庭实际困难， 考虑我对电力事业的一腔热
情，调我到湖州电力技术学校工作。

教书生涯中，我以“授人一瓢水，必先备好一桶水”的
标准，投入满腔热诚精心教学，学生们民主投票时，授我
为“最喜爱的老师”。 退休后，鉴于对电力基建、发电运行
检修相对熟悉，又有相关专业资质，我又应邀在电力系统
继续发挥了 11 年“余热”。

回首 51 年的电力职业生涯，在党的栽培下，我努力
工作，虽然未取得显赫的成就，但内心没有虚度年华的羞
耻，也没有碌碌碌无为的悔恨。 看着原来一个个青年学
生，毕业后勤奋工作，成为我国电力事业的中坚力量，我
很欣慰， 也很知足。 每当同学们亲切地唤我 “老师，老
师”，并邀请我去电厂参观，我总会当面更正：“我只是一
名电力启蒙老师，但老师这个称谓，确是我电力人生中
的一笔宝贵财富。 ”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我回忆跟党走过的这几十年，
深深体会到 ，在党的培养下 ，我能成为一名电力人 ，并
为国家和人民尽微薄之力，是多么美好的人生经历。

（作者曾供职于原湖州电力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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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艳霞

1945 年 9 月，刘邓大军解放了上党古城。 为了做
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巩固解放区胜利成果，发展军工
生产、支援前线，晋冀鲁边区政府决定在上党腹地长
治建设一座发电厂， 以供长治地区的军工生产用电，
华北解放区第一座发电厂由此诞生。 这座被称为 “华
北第一发电厂” “刘伯承发电厂”“华北军工一厂”的
电厂，于 1947 年 7 月开始发电。

在上党解放区建电厂，并非易事，机器设备和专
业技术人才从何而来？ 当时的解放军军工部（以下简
称“军工部”）提出，到离太行山较近、敌人势力相对
较弱的河南焦作筹备发电设备， 到包括国民党控制
地区的广泛区域去寻找技术人员。

焦作地处太行山脚下，为豫北重镇，离上党解放
区 200 公里之遥。 早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的
地下矿产而占领焦作，先后在当地王封煤矿建起了自
备电厂和 39 号井坑口电站。

1946 年 5 月中旬，趁国民党部队尚未占领焦作，
军工部派遣了一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组成武工
队，化装成老百姓，于 6 月初秘密潜入焦作。 在焦作
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 武工队以民工身份陆续
进入各拆卸点。 白天，他们集中力量突击拆卸设备，
晚上则组织力量搬运装车，然后藏至安全的地方。
经过 10 多个日夜的紧张工作，6 月底，大部分设备
按原定计划拆卸完毕，其中包括 320 千瓦和 350 千
瓦的两台发电机组和配套的两台锅炉， 以及所需
大部分辅助设备。

就在准备搬运时，国民党军队开始占领焦作。为

了保证所有机器设备能安全转移， 军工部的同志和
地下党组织紧急蹉商，决定连夜搬运上路。 很快，敌
人发现解放军拆走了发电设备， 马上派兵追击。 这
时，搬运队伍已远离焦作 ，接近太行山 ，依靠有利
地形，武装断后的同志和敌人展开激战，打得敌人
溃败逃窜。

太行山，千峰万壑。 军工部充分考虑到搬运设备
北上太行山的艰难， 对搬迁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
排。 当时动用 300 名转运大军，在解放军掩护下，用大
平板车马拉人拖， 终于在 1946 年 8 月将全部机器设
备运到了上党解放区。

设备运抵解放区后，为了方便周围军工生产点用
电，厂址起初选择在靠近漳河北岸的宋村。 后因敌机
轰炸， 又将厂址改为小寒山下比较隐蔽的西白兔村
南，当初的一个小山凹，就是现在的发电厂所在地。

建厂初期，所需的不少物资材料难以筹集。为了不
给群众增加负担，军工部的同志们跑遍了附近所有山
岭沟壑，把野外生长的一棵棵树砍了回来，把一块块
丢弃的砖头、钉子及铁块捡了回来。 大伙儿还拆了几
座庙，拆下的物资在建厂时都派上了大用场。 另外，
一些必要的零部件没有， 他们就把捡来的和筹集到
的废铁锻打成零件毛坯，利用一台旧车床，自己动
手加工。 那时候，没有启动车床的动力，就想办法
拴上绳子，像绞磨一样，靠人力一点一点绞出来。

为了加快建设速度，确保安全顺利建厂，筹备组
专门召开大会，部署具体事宜：一是要求建厂时考虑
战争年代的特点，建筑物，特别是高层建筑物要加以
伪装，不暴露目标；二是做好安全保密工作，任何人
不得随意向外泄露工厂情况， 工地周围要架设铁丝

网，派出流动哨昼夜巡逻，非本厂人员一律不得进
入工地，以防敌特分子混入；三是号召大家发扬吃
苦耐劳、 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 分工协作， 加快速
度，争取早日投产发电，支援解放战争。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 每天的主食是小米稀饭配
窝窝头，就着咸菜吃。 有时粮食不够吃，大家就挖点
野菜掺着吃，过冬全靠腌制的酸菜。 住宿也是问题，
起初大家围着机器设备，搭几个帐篷凑合住，遇到雨
天，外面下大雨，里边下小雨。 直到后来分批搬进附
近的民房，大家才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

1947 年 7 月，“军工一分厂”200 多名职工历经 200
多个日夜，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华北地区首座发电厂， 当时的装机容量为 670
千瓦，两台机组当年发电 100 多万度。1948 年 12 月，第
三台 1500 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发电，电厂总装机容量由
此达到 2170 千瓦，年发电能力升至 300 万度左右。 在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座诞生于解放区的小电厂，为
当时的军工生产、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发电厂以崭新的姿态，紧跟共
和国前进的步伐不断壮大。 经过多次改造扩建，其
装机容量由建厂初期的 670 干瓦扩至后来的 3 万
千瓦。直到 1956 年，发电厂划归到潞安局管辖，潞安
发电厂由此诞生，其为潞安集团发展电力产业奠定
了基础。 （作者供职于潞安化工集团）

太太行行山山下下建建电电厂厂

■廖华玲

夏夜，雨下得很大，那雨帘，那雨丝，
那雨滴，在心中溅起层层涟漪，又静静地
洗净心尘。

清晨，漫步公园树林，雨水洗礼后
的树叶格外鲜绿， 突然， 一缕幽香袭
来，清新淡雅，沁人心田。 闻香寻源，蓦
然发现，合欢树开花了！ 远远望去，或
粉红， 或白色的花儿点缀在细密的绿
叶间，素雅而绚丽，花影婆娑，暗香浮
动。 馨香的合欢花如同蒲公英一般，
娇柔得一弹即破， 嫩软得一吹便飞。
粉红 、淡白的细丝花瓣一朵朵 、一团
团铺在纤纤翠叶上，摇曳枝头。

清风徐徐， 淡淡的香气揉碎在微
风里芬芳袭人，暑热自消，气定神闲。
这或许就是中医认为合欢花能够“静
心安神”的缘故吧。

合欢花开在六七月，称得上“生如
夏花之绚烂”，且花的形态唯美。 远看，
花朵宛如一把粉红色毛绒绒的刷子轻
挂枝头，也似少女身穿细丝裙翩翩起舞 ，更像一把打
开的折扇 。 近看 ，丝丝花瓣就像鸟儿的羽毛 ，在绿叶
的衬托下有小家碧玉的淳朴自然 ， 也有大家闺秀的
风韵雅致。

合欢花开，花叶相依，情深意长，总有一种惆怅在滋
生。 《神农本草经》记载：“合欢，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
乐无忧。 ”花香怡人，看来平息人心的怒火与愤懑，合欢

花是有效的， 至少古代中医是这么认
为的。

作家史铁生的散文 《合欢树》 中，
淡雅、朴素的文字里流淌的全是母爱。
生病后，史铁生自暴自弃，失去的双腿
让他觉得似乎失去了世界上所有的美
好，他动辄对母亲大发脾气。 一日，母
亲送他去医院，途中捡回一棵合欢树，
种在花盆里。 “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
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
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欢树
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 ”又
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
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
几年才开花……” 顽强和伟大生命的
背后都是苦难， 史铁生终于重新回到
了生活中，可母亲去世了，但他心灵开
满了如合欢一样的鲜花。

二十多年前， 初夏时节的大学校
园 ，合欢花再度绽放 ，这是给我送来
的祝福。 离别时，我站在一棵合欢树
旁若有所思，小心翼翼拾起一朵落在

泥里的合欢花，放在手心上，用手绢轻轻擦拭绒绒的花
瓣，那本已面目全非的合欢花又显出动人的粉色。收拾
行囊，珍藏起这朵合欢花，自信地走出校门。 从此，每
到夏天，总有一朵合欢花芬芳着我的青春，芬芳着我的
岁月。

合欢花，清香而不浓郁，雅致而不妖娆，一树合欢香
满夏，人与花心各自凉。 （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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